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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涛王云涛

故 乡 的 河

《诗经》里有一句诗：“泾以渭浊，湜湜其沚。”
家门前的这条河就是这句诗里提到的泾河。它
在村口拐了一个大弯，蜿蜒而去，无语东流。

公元前 237年，秦王建造了郑国渠，引用泾
河水来灌溉农田，此时的泾河已是泥沙多，“泾
水一石，其泥数斗”。开凿郑国渠的目的，不仅
是为灌溉，而且利用泾河的泥沙来改良盐碱
地。当年“疲秦之计”，竟成强秦之策，关中自
此成为天府之地。公元前 236年，郑国引泾入
洛工程终于完工，其渠主干线沿北山南麓
自西向东伸展，流经泾阳诸县，最后在蒲
城县晋城村南注入洛河。干渠总长近 300
里，灌溉 4万余顷土地。往事越千年，在当
年郑国渠遗址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
修的泾干渠，至今惠及两岸。

自汉时起，泾水北岸就建有渡口，其址
在现在的西铜高速泾河大桥附近。过泾
水后，有条官道，一直向北通向陕北。渡
口所在之地，来往商旅众多。

元末明初，王道彬者，泾水北岸塬照村人
也。于渡口处建一小店，食以粗饭，宿以粗席，
与人方便，聊以谋生。后此地生意渐好于河
北，遂卖河北祖地，举家迁于此，置地建房。久
之，聚为村落。村名以王姓店冠名为：店子
王。这就是我们村名的由来，一个和泾河有渊
源的村子。

我爱山水，年轻时因为工作关系，几乎走遍

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如今，倒是觉得绕村而过
的泾河是天下最美的河。小时候，泾河水清见
底，鱼蛙满河。夏天傍晚时分，几乎全村人都到
河里游泳。上游女的，下游男的。一张凉席、一
把蒲扇，就过夏了。河滩地打粮不行，种花生、
梨、瓜、桃却好，尤其桃，皮薄汁多，香甜可口。
双手稍用力，桃子一分为二，桃核轻易完整地取
出来，是名副其实的利核桃，当地称为“豁口
桃”。店子王村的豁口桃，十里八乡颇有名声。

十五年前，县府招商引资建泾河工业园，什
么制药厂、食品厂、玻璃厂，纷纷落户于此。经
过多年发展，路宽了、灯亮了、公交多了，人们的
生活水平得到提升。店子王村位于开发区中
心，尽得地利。

周末，只要有空闲时间，我都会到泾河边
玩。我喜欢这条河，春天，我看到的是，多情燕
子双双飞，滔滔河水留旧岁。夏天，我看到的
是，芦苇深处蛙声多，银花朵朵满大河。秋天，

落日很美，落叶也美，落日西风咸阳渡，暮云寒
雀梧桐树。冬天，有了雪，泾河更清冷，但更美
丽。让我说，冬天的泾河在一年四季里最有风
韵。大河东去，裹挟着枯枝败叶，顿有滚滚之
意。夕阳下，朵朵大或小的浪花，时开放，时飘
零，如有千万条鲤鱼在欢快翻滚、跳跃。有人
坐在枯黄的草地上晒太阳，有人站在坝上唱秦
腔，有人拍照，有人说着村里的故事……站在
高崖处，视野一下开阔起来，有种错觉，沙滩与

天地连在了一起。泾水似一条黑色的大
蟒，从容而风轻云淡地缓缓移动，几只水
鸟从河面上飞起来。我想起“漠漠水田
飞白鹭”。落日像一个逃婚的美妇，绝代
风华，一会儿在树梢上游荡，一会儿在高
楼上吐槽，一会儿在池塘上留下脚印，一
会儿想躲进云层里。

2019年 10月，店子王泾河大桥建成，
似巨龙凌空。村民出行更方便了，谁能想

到，始祖王道彬于泾水渡口建一小店，于今成商
贸文化大村。

通车第一天，我在大桥上走了一个来回。
两岸高楼大厦林立，河畔树林青绿一片，河滩
上的玉米地有的已经收割，有的还未收割，新
翻的土地，散发着泥土的味道。

站在大桥上，过去和未来，回忆和希望，似
河面的浪花，一朵一朵，簇拥向前。

（单位：高陵区作协）

“彬长煤”专列，出发！
烈日下，我手中的相机“咔咔”拍下了站台

机车“铁大哥”伟岸的身影，记录着迎峰抢装保
供的火热场景。站在干净的站台边，看着眼前
现代化、智能化装车系统的变迁，我感慨不已，
也勾起了我在站台的记忆。

2014年，在萧家村站台，三伏天的夜，闷热
得让人心慌……

“煤场，煤场，汽车抓紧卸车，半小时后推火
车！”对讲机里传来耿班长沙哑的声音，“门口，
暂停进车！磅房，加快空车除皮……”

“煤场汽车已清空！”没见着人，就听见张龙
扯着大嗓门说话。紧跟着门被推开，进来了一张
大“花脸”，一嘴白牙格外抢眼，沾满煤泥的大手，
抄起窗台上的水壶就是一通狂灌，喉结涌动，发
出沉重的咕咚声，好似这水变成了世间美味。

“1道进车 36节，每人 9节车厢，开始检车，
注意安全！”耿班长说罢就夹着几张草帘子走向
货场，他身后依次晃动的三束头灯，将煤堆照得
忽明忽暗。

我刚爬进车厢，就发现迎面中门变形，裂着
拳头大的缝隙，连忙撕下半张草帘子堵了上
去。才从第二节车厢探出头来，却发现前面的
江涛已经检过半数车皮，正艰难地扒着车帮，吃
力地爬上端墙，头灯的光束微微抖动着，显然也
在竭尽全力。我暗自“腹诽”着他的好运气，加
快查看了下一节厢体。幸好观察得仔细，拐角
车底就露着几个碗口大的黑窟窿，连忙联系站
台检车员处理。

“1、2、3……”我默数着自己检过的车厢，左
手轻抚着被车皮烫得烧辣辣的右臂。不经意

间，眼角流进一串汗水，一阵酸爽让我赶忙闭上
眼睛，摸索着扯开汗湿的上衣，找块干净衣角胡
乱在脸上抹了两把。平缓了呼吸，又将灯光打
向车厢，暗叹一声，自嘲自己的苦命，怎么又是
一节C70型厢体，平常不显得，此时只觉得它比
C64型车厢高大了许多。

“咋的，爬不动了？”完成任务的江涛上来打
着招呼。

“还行，就剩这最后一个了。”我边应和着，
边扬手赶走萦绕在头灯上的蚊蝇蛾虫。

“车厢里面溜光，没个踩踏的地方，进去容
易出来难，全靠攀爬。再说，你今晚岗位在煤
场，来回跑了一二十趟，折腾半宿，不累才怪。
来拿着水壶，这节车厢我来查。”说罢，江涛双手
在裤腿上蹭了下汗水，翻进了车厢。

一抹朝阳，承载着青春与理想，跨出了天
际，从长长的铁轨尽头渐渐升起，金色的阳光洒
在货场，洒在周围绿汪汪的葡萄架上，也给穿梭
在货场的装载机披上了盛装。

班里四个人都攀在各自负责的车厢上，默
数着铲车装车的数量，引导着师傅将厢顶的煤
炭修理平整，一节节首尾相连的车厢，像画好的
一块块责任田，撑起了一道黑色脊梁，在朝阳下
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晨风里，大家脸上的汗水再次退去，在脸颊
上勾画出一幅鲜明的脸谱，像是使命赠予我们
的勋章，嘴角扬起的满足，此时显得愈发灿烂。

满载“彬长煤”的专列出发了，缓缓向前，带
着陕煤人兴企报国的热情出发了，奔向远方，去
点亮万家灯火…… （单位：陕煤运销集团）

□李军

秋的故事秋的故事
□常继明

霜打了的故事就从秋天开始

一团绿的，一簇黄的

抱怨秋的寒凉

拥着相互擦拭伤口

坠落的桂花得到土地赞许

偷偷呼吸，一言不发

一条小溪拽着离别游走

谁能捡到那片乡愁

霜的大脑一片空白

空白却被无名野草占领

一架架山被淋雨切割

雾便脱缰起伏荡漾

风咳嗽一声

秋叶猛的幡然醒悟

跳进书里慢慢翻阅

叫醒文字的冬眠

而真实挑起落英穿堂而过

（单位：汉中紫晶时尚酒店有限公司）

□春草

溪流清影连堤柳，碧山林密斜阳

透。蝉曲客轻舒，洼里信探幽。

莲动穿片舟，峰霁云游走。新秋

始觉凉，墨香可忘忧。

菩萨蛮菩萨蛮··癸卯新秋癸卯新秋

大雨来袭大雨来袭
□曹锋

只是一瞬间

大雨铺天盖地而来

劈头盖脸砸向宽厚的大地

恰似千军万马急行军

正如百万雄师过大江

大雨哗哗而下

雨帘密不透风

哗哗雨声 节奏分明曲调激昂

演奏天籁“命运”交响曲

老天爷严肃的表情

冷酷无情的样子

雨线像是一根根银鞭

抽打着人间万物

又像是严厉的父亲

责罚顽劣的孩童

大雨又如一根根银线

缝合了天地

而此刻天地 混混沌沌

浑然一体 难辨东西南北

（单位：延长石油延安炼油厂）

立 秋 了立 秋 了
□鲁秦儿

夏日的罗裙还没展示完

稻谷还在尽情地舞动

秋就来了

布谷鸟从清晨喊到黄昏

从明天起，重新做人

做个明亮的人

人人都想做一件影响一生的事

一群人踏上了繁华

一群人远离闹市

大地说，跟我走吧

去种日出前的红晕

去收割落日后的喧嚣

秋日宽恕着夏季的贪婪

宽恕着拂晓有了圆润的身躯

宽恕着黄昏有了更多的火焰

只要原野还辽阔

只要清晨还有早起的白雾

这便是大好人间

（单位：陕西欣华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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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涩 童 年
□郝珊珊

世界很大，时光很快，在我心灵深处始终沉
睡着一个多彩的故乡梦，那里承载着童年的苦
难和欢乐，还有数不胜数的童年过往……

此刻，在夏季这熟悉的夜里，站在露台，
手捧一杯卡布奇诺，远眺巍峨的华山和满天
的繁星，任阵阵清风拂过脸庞，倏地，尘封已
久的记忆之门悄悄打开了。

那是在我四岁时，哥哥正带着我在村口
的小河边玩耍，突然有人急切地跑过来对我
和哥哥说：“你们妈妈不在了！”那时的我还不
懂“不在了”的含义，只看到哥哥哭得稀里哗
啦朝家的方向跑去，我也踉踉跄跄地跟在他
们身后边跑边哭，回到家只看到躺在架子车
上的母亲，平静而安详，任由我们肆意哭喊，
却无法叫醒“睡着了”的妈妈。

依稀记得那是 1970年，母亲才 32岁，大哥
也仅有 10 岁，她留下父亲和我们四个兄弟姐
妹，就那样走了。之后的日子，父亲走到哪都
带着我们，记得父亲在黄河厂的施工队劈石
料，带着我们兄妹四个在职工灶上吃饭，晚上
下工后，才带着我们一起回家。那时我太小，
经常会在一旁哭。哥哥哄不下我时，厂里的好
心阿姨会从家里拿些糖果哄我，看到糖果，满
脸泪痕的我顿时会停止哭泣。

听大人们讲蒲公英是一种中药，县城的中
药铺子有回收，晾晒干的蒲公英每斤回收价是
5毛钱。哥哥听后很兴奋，第二天一早就去深
山里采摘，在月亮的陪伴下，瘦瘦弱弱的他们
各自扛回一大麻袋蒲公英。

在房顶上晾晒两天后，第三日清晨就兴奋
地背着晾晒好的蒲公英，徒步几公里到县城的
中药铺，卖了 8 块钱。又找同学借了点粮票，
回家时买了几个包子，那包子的油香味儿至今
我都不能忘怀。现在经济条件好了，虽然经常
吃各种口味的灌汤包、薄皮包，都不及儿时哥
哥给我买的油包子好吃。

后来，我有了继母，继母也带来了四个小
孩，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有次，我一个人趷蹴
在门墩上吃饭，继母家老三往我碗里吐口水，
他经常这样欺负我，我早已习惯。但这次恰巧
被邻居伯伯看见了，好心的伯伯生气地对我
说：“女子，去！把碗端着让你爹看去！”在邻居

伯伯的鼓动下，我告诉了父亲。因为这件事，
父亲训斥了“那边的三哥”，继母也因为父亲训
斥“三哥”和父亲吵了几天架。自此，无论“那
边的”如何欺负我，我也再没有给父亲告过
状。不想父亲在身体劳累之余，还因为我们心
情劳累。

当小伙伴都穿着母亲做的棉鞋时，我已经
学会了自己做鞋。起初几次，按着自己尺码做
好后，我脚也长长了，鞋子穿在脚上特别夹
脚。后来，我故意做大一点，做得多了，速度也
快了，不仅给我做，还给哥哥做。我们穿着我
做的鞋，比起有亲妈的孩子也差不到哪儿去。

待我为人妻后，一次继母对婆婆夸耀自己：
“你那媳妇干活手巧利索，那都是我培养得好！”
听到这话，我不知是该喜还是该泣，心里如同打
翻了瓶子，五味杂陈，真不是滋味。

后来，我渐渐明白蒲公英不仅是苦的，它还
是甜的，恰如我青涩的童年。

我没有多少母亲的记忆，只记得辛勤将我
们拉扯大的父亲。父亲一生都是要强的人，他
若能多活两年该多好。当他看到子孙个个考
入大学，跳出农门，在各自领域都有一番作为
时，我想，那比他吃一碗红烧肉要欣喜得多。

（单位：陕旅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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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我和家
人去宝鸡市金台区胜
利塬上的西府老街游
玩。由于是周末，人
很多，小车顺序上山
驶向胜利塬。

一到塬上，豁然
开朗。我们顺着路
标，先向北再向西，来
到仙逸兰亭小区南
侧。我们将车停路
边，步行前往。西府
老街是以饮食为主、
民俗为辅、体验为核
心，还原了西府地区
小镇的面貌，呈现了
西府地区民居特点的
旅游景区。

我们先来到“大老碗”雕塑前，半空的
两根筷子和面条竖在高空，悬空而不掉
落，很有意思。青花瓷大老碗高约 3米，
直径约 4米，栩栩如生，这个雕塑表明了
西府人的主食就是面。

走到西府老街正门，这是一座木牌坊
建筑，高约 5米，门匾在约 4米的位置，匾
上“西府老街”四个大字金光闪闪，听说是
著名书法家钟明善题写。四根高大的红
漆大柱撑起了整个门楼，庄重高雅。牌坊
由“三间四柱十三斗拱”组合而成，彩绘漂
亮，牌楼中间画的是“二龙戏珠”，游龙穿
梭于祥云之间，令人赞叹。门楼下有许多
游客在拍照留念。

进入老街，有三列仿古民居建筑和两
条街道。我们顺着靠南的街道进入，首先
看见一个老式祠堂，古色古香，古韵十
足。正厅门楣上嵌着“祖德弥光”四个字，
进入就是约有 15平方米的大厅，墙上挂
有家谱。

祠堂右侧第一个建筑是党崇雅旧居，
也挂着宝鸡市民俗展馆、西府书院的牌
子。门头高大雄伟，屋顶有“屋脊六兽”，
雕梁画栋。

进入街道，就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商品
和垂涎欲滴的小吃。有伞铺、有作坊，店
铺多，人更多。我们随着人流来到中间一
个戏楼广场。戏楼高约 5 米，是砖石结
构，舞台很气派，就是没有人唱戏。据说，
只有重要节日才会请名家来唱秦腔。说
起戏楼，这是西府地区各村的重要建筑，
记得在我老家凤翔老龙营村，每年农历七
月十二会，都要唱戏，一是为纪念夏收丰
收，二是为纪念龙王爷带给人们风调雨
顺的年景。我小时候，没有戏楼，搭着木
制台子唱戏。后来，村委会决定每户收
取 15元，还有一些富户捐赠，集资建楼，
最终在村子的中央地方修了一座戏楼，
放炮、唱戏，热闹了 10年。当时，西府流
行一句话：“哪个村的戏楼好，哪个村就
是富裕村。”戏楼也寄托了西府人民对生
活的美好祝愿。

来到老街东头，这里有一棵许愿树，
树上挂满了红布条和许愿牌。树对面有
一个游乐场，是孩子们的儿童乐园。靠南
边是一个新修的西府里，据说要打造文化
艺术集散地。有几排仿古建筑，与西府老
街建筑相似，颜色相近，古韵悠长。

我们转身从另外一条街道往回走。
卖小吃的铺子一家挨着一家，有樊记油
糕、韩原粉坊、老马家泡馍、油炸麻花……
看得人口舌生津，饥饿感袭来。我们一家
三口走进凉皮店，正吃着擀面皮，儿子又
看到对面一家卖扶风烧肉的，去买了一
碗，吃起来又辣又香。吃完东西，走过戏
楼广场，快到景区出口时，在一家汉服
店门口，少男少女们穿着汉服，追逐打
闹，有点儿穿越的感觉。我想，古时的陈
仓重镇应该就是这样繁华吧！

夜色降临，我们准备回家。我看到北
面的小区排列整齐有序，南面的农家乐鳞
次栉比，游人散落其间。路边许多跳着广
场舞的大妈，她们脸上满是幸福和满足。

（单位：陕建二建集团）


